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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是上天代替凌靚兒懲罰霍非凡曾
對她的無情，凌靚兒的情況一直都沒有好
轉，整個人仍籠罩在死亡的陰影下，令霍
非凡擔足了心，一刻不離地守在她身邊。
她沒脫離危險醒來，他便無法休息，幾天
下來，霍非凡憔悴的驚人，若不是他身體
好、內力充沛，他早就不支倒下了。

「大夫，她是不是沒有求生意志，所
以才不肯呼吸活下去呢？」日昇月落，霍
非凡看著依然昏迷不醒的凌靚兒，突然開
口問起。凌靚兒的情形讓他有如此的感
覺，祇是他不願去承認這個事實。

「這……這……」大夫支支吾吾的不
敢回答。

「是我太無情了，在她真心說愛我時，
我卻為了小誤會不相信她。其實我很明白
她是清白的，她沒有對不起我，是我該死
的自尊心作祟、我在吃醋，所以不聽她任
何解釋，把她逼得祇能用自殺來表示她的
愛。我真是個混蛋，我是個大傻瓜！」霍
非凡自言自語繼續說。

「九夫人若知道莊主這麼傷心，她一
定肯活下去，九夫人會活下去的。」霍非
凡的深情讓大夫眼裡含淚，哽咽地安慰莊
主。

霍非凡卻笑了，語氣好溫柔： 「就算
她不肯再活回來，我也會去找她的。靚兒，
不管天涯海角、地府冥殿，你去哪我就跟你
到哪，我要親口對你說，我相信你，不祇
是你愛我，我也一樣愛你，有沒有任何事
可以阻擋我們，我要和你永遠在一起！」

陳大夫聽得心底發毛。莊主的意思
是：九夫人活不成，他也不活了，這怎麼
可以？大夫正想開解莊主時，一個斯文儒
雅的男子推門走入。大夫認得他，他是莊
主的好友隨經綸。

祇見隨經綸快步走到莊主身後，不出
聲，直接就點了霍非凡幾處穴道，扶住昏
過去的他到旁邊的椅子上，馬上又從懷中

取出一個瓷瓶，倒出
一顆黑色丹丸餵入霍
非凡嘴裡。

「隨公子，你在做
什麼？」陳大夫緊張
地問，莫名其妙地看
著隨經綸的舉動。

隨經綸沒理會陳
大夫，處理好霍非
凡，他走到床邊，先
為凌靚兒把脈後，再
從懷中取出另一個瓷
瓶。此次倒出的是紅
色丹藥，他喂凌靚兒
吞下，扶起她，他坐
在她身後引度真氣給
她。不一會，祇見凌
靚兒原是慘白的臉
色，漸漸有了生氣，
唇色也由青紫轉成紅
潤，整個人馬上就完
全恢復生機了。陳大夫看呆了眼，不知道
世上竟有醫術如此高明的大夫，讓他汗
顏。

一刻鐘後，凌靚兒神色都恢復了正
常，隨經綸也因運功而滿頭大汗。

他收回內力正想扶病人躺下，被點穴
昏過去的霍非凡醒了，立刻躍起衝向床
邊，從隨經綸手中搶過了凌靚兒。

「你在做什麼？」怒視他質問。 「你
沒看到我在救人嗎？」隨經綸微笑回答。

「對啊，經綸，你是神醫，你可以救
靚兒的，你快救救她！」霍非凡大喜的急
急向好友要求。

「要我救她可以，不過我有條件。你
也知道我對凌靚兒一直很有興趣，你若能
將她讓給我，我就救她！」隨經綸提出他
的要求。 （七十八）

於是智子、神尾秀子和女傭阿靜便一起先
走，伊波良平也隨後跟去。其餘的一行人則繼續
爬上長長的緩坡。

「唉！上了年紀就是這樣。」
金田一耕助不知不覺和大道寺欣造並肩走在

一塊兒。
「是啊！再加上這陣子又接二連三發生了這

麼多事情。」
大道寺欣造語氣冰冷地說著。
兩人沉默了好一會兒，大道寺欣造才又開口

低語道：
「金田一先生，如果我們遵照那封警告信函

做的話，或許對大家都好，你說是嗎？」
金田一耕助沒有回答他這個問題，祇是反

問：
「大道寺先生，你一直很在意那封信是嗎？

」
大道寺欣造考慮了一會兒，才聲音沙啞地說

道：
「金田一先生，關於這件事……其實我有一

個想法，不過這或許祇是我自己的胡亂猜測罷
了。」

「即使是胡亂猜測也不要緊，祇要你想到什
麼，都請儘管說出來。」

大道寺欣造又想了一下子，才緩緩說道：
「我們是在五月初接到那封警告信函，從信

封上的郵戳來看，信是在東京投遞的，所以寫這
封警告信函的人應該是在東京。

「而且從這封信中也可以看出，寄信人非常
清楚十九年前發生在月琴島上的事情，這麼說
來，那個人當時應該在月琴島上。如果事情發生的時候，那個人在
島上，而五月份左右那個人又在東京，那麼蔦代符合這個條件，良乎
也符合這個條件，可是這兩個人都沒有理由這麼做，所以就祇剩下
九十九龍馬了。」

「但是九十九龍馬似乎也沒有理由這麼做。他為什麼要阻止你
把智子小姐接回東京呢？」

「金田一先生。」
大道寺欣造語氣嚴肅地說：
「或許他是故意反其道而行之！老實說，就因為接到那封警告

信函，反而讓我更下定決心要把智子接到東京來住。
「你應該知道，九十九龍馬深愛琴繪，或許他曾通過旁人得知

智子的容貌很像琴繪，於是就把過去對琴繪的愛意全部轉移到智子
身上。而且警告信函中曾經提及十九年前的意外是他殺，當時最清
楚這件事的不正是九十九龍馬嗎？

「此外，從警告信函中的書寫風格來看，可說與九十九龍馬的
怪異性格十分吻合呢！」

「這麼說來，這一連串的殺人事件全都是九十九龍馬所犯下的
罪行嘍？但是九十九龍馬後來卻死於別人之手，這又該怎麼解釋
呢？」

「不，或許我們該把上次那件事和這次的連續殺人事件分開考
慮。我一直相信多門連太郎那個青年因為正巧闖入，所以錯手殺了
人。金田一先生，多門連太郎究竟是何方神聖？為什麼他總是纏著
智子呢？」

金田一耕助避開大道寺欣造咄咄逼人的視線說：
「這一點我也不明白。對了，大道寺先生。」 （一三三）

是的，齊白，就是那個獨一無二的盜墓專家
齊白，在我記述的故事中，出現過許多次的齊白。

相信在看了我對來人的描述之後，再聽我叫
出了齊白這個名字來，各位也一定大吃一驚了。要
使齊白那樣堅強、勇敢、心底縝密、堅韌、具有高
度科學現代知識的人，變成眼前這種樣子，一定
有特殊至極的原因。

齊白最近一次在我故事中出現，是《密碼》
這個故事，所以我立即想到，是不是那個故事
中，那怪不可言的似人非人，似蛹非蛹的東西，
已經發育成熟，變成了一個可怖莫名的妖孽怪
物？

如果是，也的確可以把他嚇成那樣子的。
可是，和這怪物有關的班登醫生，帶著那怪

物到勒曼醫院去觀察它的成長了，如果有了變
化，我們曾約定，最快告訴我，而我沒有接到班
登醫生的任何通知。

我一面飛快地想著，也來到了他的身邊，他
一下子抓住我的手背，他手心冒著汗，可是卻冰
冷——可知他的情形，比我想像的還要嚴重，他
張大了口，聲音嘶啞，可是出聲不成語句。我把
他拉到沙發前，推他坐下，他竟然一直抓著我的
手背不肯放，我祇好叫老蔡快點拿酒來，偏偏老
蔡行動又慢，我真擔心齊白會在那一段時間中，
昏死過去，再也醒不過來。

齊白這樣闖進來的情形，以前也發生過，可
是他本領的確如此之差，我去是見所未見，就算
是當年，他被一個大國的太空總署追殺，像土撥
鼠一樣，躲在地洞中的時候，也不是現在這個樣
子。

好不容易我從老蔡手裡，接過酒瓶，用牙咬
開瓶塞（我的右手臂，一直被他緊緊抓著），把
酒瓶湊向他的口，他總算知道張開口，可是當他
喝酒時，酒卻一直流到了口外。

幾口酒下去，他整個人，算是有了一絲生
氣，居然知道翻著眼向我望來，聲音一樣嘶啞，
但總算可以說話了，他道： 「我……見鬼了。
」

我呆了一呆。
齊白是一個盜墓賊，根據 「上得山多遇著虎

」的原則，見鬼機會最多的，自然應該是盜墓
人。
事實上，齊白經常在一些寬敞宏偉的古墓之中，
流連忘返，不知道外面的是什麼世界。

以他這樣身份的人，見鬼了，似乎也沒有什
麼了不起。本來我著實被他的樣子嚇了一跳，但
這時知道他不過是見鬼而已，雖然看得出那個鬼
（一個或是一群），令他並不好過，但也不算是什
麼大不了的事。我有點嫌他大驚小怪，所以用力
摔開了被他抓住的手臂，同時，語音之中，也不
免大有譏諷之意： 「哦，是什麼鬼？大頭鬼？水
鬼、長腳鬼？青面獠牙的男鬼，還是百般嬌媚的
女鬼？」

齊白用那嘶啞的聲音叫： 「我見鬼了，你知
道嗎？我見鬼了。」

（十一）

寶珠從夢中驚醒，一見是裴家姊妹，將身站起相迎，俱笑個不
住。然後大家坐定，兩個丫環俱送了泡茶來吃。綺霞吃著茶，叫
聲： 「寶珠賢妹，你每想要到我家聽月樓上去玩玩，此樓乃是仙筆
所題，後樓雪窗亦可眺遠。今日無事，奉陪賢妹到樓上去遊玩一
回，省得在此貪睡。」寶珠道： 「很好。 『聽月』二字起得新奇。
愚妹也要到樓瞻仰仙（足亦），以開懷抱。」說罷，姊妹三人起身
出房，各帶丫環跟隨，一直往花園而來。

到了花園，此刻已是秋末冬初，閭林花影凋零，鳥聲稀少，祇
有幾枝殘菊在干畦邊插著，也不足供賞玩。姊妹三人直向樓下而
來，到了樓梯，魚貫上去。樓上每日收拾潔淨，自有園丁辦理伺
候。裴爺早晚上樓燒香，樓上滿壁圖書，俱是名人詩畫，陳設精
工，紙墨筆硯俱皆古玩。四面推窗亮開毫無點塵，樓下自有管園僕
婦煨的香茗伺候送上樓來。三位小姐上得樓來，先是裴家姊妹見了
仙匾，倒身下拜，寶珠也隨著禮拜。拜畢起來，大家坐定，有丫環
各送船茶一杯，在面前擺著。寶珠見匾上 「聽月樓」三個金字寫的奪
人眼目，已不勝驚訝，又見下寫「掌桂仙吏題」，一時不解，使問綺霞
道： 「姐姐，月如何可聽？出於何典？以開茅塞。」綺霞見問，便
回道： 「賢妹有所不知，祇因家君新建此樓，尚未題名，那年八月
十五日晚上，合家在園內飲酒賞月，我父要在酒席前面試我們兄妹
的才學，並將樓名各取一個上來，以定優劣。我兄取的 『餐松』二
字，我妹取的 『雙鳳』二字，愚姐取的 『倚翠』二字，還有我父取
的 『留雲』二字，承曾說由，忽月台下飄落一張紅柬，上寫著：樓
名俱取的不佳，他於月府桂樹下細加磨琢，成 『聽月樓』三字，以
留千古仙（足亦）。我父將柬貼看過，又被一陣仙風吹去，柬貼無
影無蹤。我父驚奇不止，即命掌燈上樓。一看，哪知未曾寫字之匾
已有三個金字在上，如斧琢成，下書 『掌桂仙吏題』，即月府吳剛
也。賢妹，你道奇也不奇？就是這 『聽月』二字，我們兄妹也將此
意細細推敲，並不知出於何典，其意似不近理。仙吏又留詠 『聽月
樓』七言詩一首，寫在匾下粉屏上，解釋 『聽月』二字之意，令人
恍然大悟。賢妹何不近前，一看便知。」寶珠聽說，也暗自稱奇，
起身進前，到粉屏前一看，果見字（足亦）寫的龍飛鳳舞。上寫
道：

聽月樓高接太清，樓高聽月更分明。
天街陣陣香風送，一片嫦娥笑語聲。 （三十六）

南海漁人失聲驚歎道： 「荒唐！荒唐…
」

金蒲孤淡淡笑道：
「一點也不荒唐，劉素客精擅縮地之

術，他的女兒自然也會這套法術，一步十
里，在她說來並不是難事……」

南海漁人搖頭道： 「這一點我知道，我
是說你們這場文定納采，實在荒唐得不可思
議，你們這樣就算是訂姻了，將來你……」

金蒲孤正色道： 「婚姻大事，怎可當作
兒戲，折箭為盟，這儀式算是夠隆重的了，
而且前輩還是見證呢，怎麼可以說是荒唐
呢？」

南海漁人瞪著眼道：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反正我總感到

不是那麼回事，而且我也不相信你真會娶
她？」

金蒲孤笑笑道：
「我會娶她的！因為這是我的自救之

道，雖然劉素客一次殺害我的計劃都失敗
了，可是我實在怕他，他用的手段簡直令
人防不勝防，就以剛才的情形來說吧，在
鋼羽的背上，我的性命就掌握在劉日英手
中，要不是她突然動了春心，此刻我早已
往黃泉路上報到了！」

南海漁人愕然適： 「我不信！她手無縛
雞之力，如何能致你於死命呢？」

金蒲孤一笑道：
「太簡單了，她那尖尖的指甲祇要刺穿

我的衣服，劃破我一點外皮，我就沒命了，
你知道我有血水症嗎？」

南海漁人一怔道： 「血水症？」
金蒲孤笑著道；
「是的！這是我先天遺傳的怪症，血淡

如水，一破皮就無法阻止，直到血液流盡而
死，尤其是腰間的重穴上，我簡直連反抗的
餘地都沒有……」

南海漁人直是搖頭。
金蒲孤又笑道：大概是我命不該絕，她

居然放開了我，當她第二次再想用指甲劃破
我頸下血脈時，我才有了還手的機會……」

南海漁人愕然道：
「難怪你突然把她摔到地上去，我還以

為你有虐待狂呢！可是你說娶她是為了自
救，那又作如何講法呢？」

金蒲孤微笑道：
「劉素客三個女兒中，以這個大兒女最

聰明，得到他的傳授最多，對他的瞭解也最
深，現在她成了我的未婚妻子，一定會以我
的安全為慮，也許劉素客今後再要施展什麼
陰謀時，她會在暗中加以破壞，或是對我提
出警告，今後將是她們父女暗中鬥法，我就
不必再提心吊膽了……」

南海漁人仍是不信道： 「她鬥得過她的

父親嗎？」
金蒲孤笑道：
「無所謂斗了，劉素客的一舉一動，她

早已瞭如指掌，祇要加以阻撓就行了，劉素
客對於這個大女兒顧忌最甚，所以才不容她
活下去，他置她於死地，我給她活下去的希
望，得到一個劉日英，等於砍掉了他的兩支
手，劉素客再也無能為力矣！」

南海漁人怔然良久，才喟然一歎道：
「你們這批年青人太可怕了，劉素客的

行為固然不當，可是你利用他的女兒似乎也
不太光明吧……」

金蒲孤正色道： 「既為夫婦，生死同
命，怎麼可以說是利用呢？」

南海漁人微溫道：
「那女孩子對你情深似海，你對她卻冷

若冰霜，假如不是利用，我真不知道該說什
麼了？」

金蒲孤微微一笑道： 「前輩認為我應該
如何對她？」

南海漁人道： 「至少應該對她表達一點
真情！」

金痛孤淡淡地道： 「我對她表達的是真
正感情！」

南海漁人一怔道： 「那是真的感情？」
金蒲孤收斂了笑容，輕輕地歎道：
「不錯！我從小是在仇恨中長大的，又

在天山寒天雪地中成長，我的感情祇會用冷
酷來表達，假如我含著笑臉，所流露的絕不
是真情，我的生命中沒有歡笑……」

南海漁人愕然不知所以，良久才一歎
道；

「你真是個怪人……不過她知道嗎？」
（八十七）


